
第⼀章

“他太年轻了。”

⼥⼈坐在巨⼤的办公桌后，掀起眼⽪看了男⼈⼀眼。“也不
会，特⼯。你刚被我们招募时，年纪⽐他⼩多了。”

男⼈深邃的眼睛直视着她。“他太年轻了。”他重复道。

⼥⼈抿着嘴细细打量了他⼀番。11号特⼯是她 不喜爱的特
⼯之⼀，因为他……很有想法。他属于她厌恶的那⼀类男⼈：
坚信⾃⼰的正确性，对⾃⼰的能⼒过于⾃信致使其他⼈默认
了这种正确。这总令她⽕⼤。私下⾥，她认为11号特⼯受不
了被⼀个⼥⼈呼来喝去，但⼜没法证实这个想法。他总是彬
彬有礼，从不逾矩，即便她常常感觉到他并不同意上司的决
定。

很不幸，她除了包容之外别⽆他法。他即便不能说是第⼀
名，也是⾃⼰⼿下 优秀的特⼯之⼀，任务成功率⽆⼈能
及。⽆论她多讨厌他的态度，在他的优秀表现⾯前都可以忽
略不计。

于是，她把注意⼒转回屏幕上的男孩身上。平⼼⽽论，11号
特⼯有⼀点没说错：这个男孩看起来确实很年轻。但他们并
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了。

“我们需要他。”她⾔简意赅道。

“他是个⽆家可归、未经训练的孩⼦，”11号特⼯说，“他能
做到的，我们训练有素的特⼯难道就做不到吗？”



⼥⼈咬了咬⽛。他以为她有多⽆能？就算他已年近三⼗，⽐
起⾃⼰，他也还嫩着呢。她⽐他年⻓⼆⼗岁。她确实没有什
么外勤经验，但是能执掌英国秘密情报局，也证明她绝⾮蠢
货。

她知道⾃⼰本可以命令他做好分内的⼯作，停⽌质疑上司。
但这种做法并不明智。⼀旦就任务达成⼀致，11号特⼯总能
表现得更加配合⾼效。

“我们需要他参与‘布莱斯科⾏动’。”她说。

男⼈断然道：“你想让⼀个毫⽆经验、涉世未深的⼩孩从⼀
个波兰犯罪头⽬那⼉窃取⾼度机密数据。”

她坚定地直视回去，⽆视了他的语⽓。“他⼲这活⼉绰绰有
余了。这个‘涉世未深’的孩⼦从六岁起就开始扒窃。我们在
伦敦帮派⾥的线⼈——多名线⼈——称他是这⽅⾯的顶尖⼈选。
他‘暗影’的称号不是⽩来的。就算你知道他会偷⾛你的东
⻄，也很难抓住他。就是这么厉害。”

她觉得11号特⼯好像产⽣了⼀点⼉兴趣，但和往常⼀样，他
的表情很难读懂。

“我确定19号可以完成这项任务，”他说，“况且19号不是未
成年⼈。”

“19号特⼯不适合这项特殊任务，”她咬⽛切⻮地说，“他既
不能扮演骄奢淫逸的富商，⼜不能扮演⼀个真像会有⼈去包
养的糖宝。”



她对于在如此严肃的话题中说出了“糖宝”这个词感到有些荒
谬，但直⾔也没什么不好的。这是任务需要：两名特⼯作为
卧底登上游艇，参加这趟专⻔迎合富⼈对包养宠物⼩情⼈喜
好的奢华之旅。19号特⼯在窃取物品、撬⻔开锁和⿊客技术
⽅⾯拥有出⾊的天赋，但他只是个相貌平平的⼆⼗岁⻘年，
脸上还布满了⻘春痘。做那种需要隐匿在⼈群中的任务，他
是 佳⼈选，但绝对不适合“布莱斯科⾏动”。没⼈相信⼀个
有钱⼈会选19号当男宠，⽽且他的年纪也不⾜以肩负起“糖
爹”的⻆⾊。

11号特⼯也看向屏幕。“你认为这个流浪⼉能演好⼀个男
宠？就算可以，他也很可能在巨⼤的压⼒下崩溃掉。扒窃路
⼈是⼀回事，从⼀个多疑的犯罪头⽬⼿⾥窃取⼀个U盘，然
后再神不知⻤不觉地还回去，⼜是另外⼀回事了。”

⼥⼈捏了捏⾃⼰的⿐梁。 糟糕的是，她知道11号特⼯的忧
虑有⼀定道理。她不⽌⼀次希望他们能简单地消灭⽬标然后
拿⾛U盘，但这⼏乎不可能。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⻛险。

“⾄少，⽐起19号，他看起来像那回事。”她说着，⼜⼀次看
向了屏幕。

屏幕上的男孩确实漂亮诱⼈。他身⾼出众，精瘦的身上肌⾁
紧致，双腿修⻓，微笑甜美。同许多红发的⼈⼀样，他的⽪
肤有点苍⽩过度，但这种苍⽩更衬托了他明亮的绿眸和嫣红
的嘴唇。他的眼睛和⻓睫⽑是整张脸 吸引⼈的部位。诚
然，⻓得⼀头红发实在是他的不幸，但有些⼈就喜欢这种。
男孩丰满的唇部线条给⼈⼀种脆弱的感觉，这种特质绝对会
吸引喜好这⼀⼝的⽼男⼈。



11号特⼯叹了⼀⼝⽓。“好吧。你打算派谁去做他的保姆，
配合他⼀道完成任务呢？”

⼥⼈看着他，挑了挑眉。她以为⾃⼰已经说得很明⽩了。

他笑出了声。“恕我直⾔，⻓官，你不会在开玩笑吧。你知
道我不会⼲这活⼉的。”

“原因呢，11号？”她冷冰冰地问。

他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这显然不是他所料想的回复。“这
会毁掉我的伪装身份，⻓官。我在执⾏的‘W任务’的身份。”

她吞下⼀声叹息。确实，卧底成⼀名奢靡享乐的“糖爹”或许
会暴露11号特⼯的另⼀重身份，那个⻓期任务是他们 重要
的任务之⼀。但她之前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些问题。

“⻛险可以忽略不计，”她说，“‘W任务’主要在俄罗斯和英
格兰境内执⾏，两次任务的⽬标⼏乎没有任何交集。这不会
危及你的⻓期卧底身份。”

11号特⼯紧抿嘴唇。他显然不同意这个想法，但当⼥⼈盯着
他的时候，他破天荒地没有反驳。

“是，⻓官。”

“读⼀下这男孩的档案，”她说，“由你负责招募他进组织，
好好熟悉⼀下他的背景吧。履历没什么特别的。单亲家庭出
身，⽗亲身份不明，⺟亲在他四岁时因为癌症去世。⼀个亲
戚收养了他。我们的消息来源显示，这个男孩在收养他的亲
戚那⾥遭到了精神虐待，或许还有⾁体上的。”她耸了耸



肩，对这个话题感到很不适。“⽆论如何，他在六岁时逃⾛
了。我们认为他加⼊了埃德·塔克的帮派，开始靠扒窃换取
保护和栖身之地，”她看向特⼯，“我不认为他对帮派有任何
忠⼼。利⽤那个男孩对安定⽣活和家的向往。你肯定不⽤我
教你怎么操控他吧。”

“不⽤，⻓官。”他的唇抿得更紧了。

“那个男孩今晚就会被吸纳进来。你要监督他的进展，有必
要的话，亲⾃训练他。”

11号特⼯的下巴抽动了⼀下。他们都清楚，⼀个像他⼀样的
资深特⼯有⽐训练新⼈更重要的任务。

“是，⻓官。”他不卑不亢道。

“解散，特⼯。”她说。

⼥⼈望着他离开，在⻔从他身后关上时皱起了眉。

她在想⾃⼰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没⼈想与11号特⼯为
敌。

但她需要严格管控他。

毕竟，她既不蠢也不瞎。她很明⽩11号是 有可能接替⾃⼰
位置的⼈选。

她把⽬光放回屏幕上的红发男孩那⾥，笑了起来。

是了，“布莱斯科⾏动”是她达成⾃⼰⽬的的完美途径。



 
 

第⼆章

这⼥⼈散发着有钱⼈的⽓息。

萨姆咬了下嘴唇，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⼀番，从⼤牌设计师
设计的裙⼦到普拉达包，还有她⼿中崭新的iPhone。

或许他都不需要找另⼀个⽬标了。萨姆需要六百镑——这是塔
克给他定下的 低指标——因此他希望这⼥⼈带了⾜够的现
⾦。

⽆视良⼼的哀嚎，萨姆朝她的⽅向移动着，默默告诉⾃⼰六
百镑对于能穿得起⾄少五千镑的⾐服的⼈来说，不过是⼀笔
⼩钱。

问题是，穿成这样的⼈来伦敦的这种地⽅做什么呢？

不过这与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这⼥⼈只是⽬标，⽽他也该只把
她当成⽬标，再⽆其他⼲系。他有活⼉要做，⽽且如果他今
晚不想变成塔克出⽓的沙包——甚⾄下场更惨的话——他就不能
在这时候良⼼发现收⼿。

萨姆叹了⼝⽓，不悦地瘪起了嘴。

他已经不是第⼀次想狠揍那个⼩时候同意接受塔克庇护的⾃
⼰了。话⼜说回来，他当时只有六岁，⼀个⻣瘦如柴的⼩孩



⼦，那么容易被欺负，战战兢兢⼜毫⽆还⼿之⼒。那时，塔
克的庇护仿若天赐。但现在，塔克越来越贪得⽆厌，这庇护
就变成了奴役。萨姆知道塔克永远不会放⼿让⾃⼰离开帮
派。他是塔克的摇钱树，能偷来⽐其他⼩孩加⼀块⼉还多的
钱。他永远也得不到⾃由。

甩掉沮丧的想法，萨姆努⼒专注到眼前的活计上。

那⼥⼈把钱包装在了左边的⼝袋⾥，右⼿举起⼿机放在⽿
边。

萨姆掏出了⾃⼰的⼿机——⼀款⽼旧的诺基亚，磨损严重，遍
布划痕，但就是摔不烂——然后⾛向⼥⼈，眼睛紧盯着⾃⼰的
⼿机。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就像个随处可⻅的低头给朋友发
短信的少年，对外界毫不关⼼。

萨姆撞上了那个⼥⼈，念叨了句抱歉，然后⾛开了，她的钱
包已被萨姆塞进了⾃⼰的夹克。

他拐进⻆落，消失在⿊暗的巷⼦⾥。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别⼈
后，萨姆掏出钱包打了开来。

当他看清⾥⾯的东⻄后眼都直了——钱，⼤把的钱。还有那是
钻⽯吗？

⼀个冰冷坚硬的物体抵上了萨姆的后颈。

“别动。”⼀个低沉的男性声⾳说道。

萨姆低声暗骂⾃⼰。愚蠢，他应该有所怀疑的。即使对他来
讲，这个活⼉也太过顺利。



“把他带进⻋⾥。”那个男⼈⼜说。两名粗壮的男⼦提起萨姆
的胳膊，把他拖向了停在⻆落⾥的⿊⾊⾯包⻋。

萨姆没有反抗，他的脑中思绪纷⻜。到底是谁要害他？为了
什么？他只是个⽆名⼩卒。好吧，也不算太⽆名，但他只是
⼀⼤池浑⽔⾥的⼀条⼩⻥。为什么找上他呢？

两⼈把他推进⻋⾥，但没跟进来。萨姆听到其中⼀⼈坐到了
驾驶座上，另⼀个坐上了副驾驶。

萨姆开始考虑要不要试着冲出⻋外，此时另⼀个男⼈上了
⻋，还坐到了他对⾯。

萨姆谨慎地注视着那个男⼈。他并不认识对⽅。男⼈有着深
棕⾊的头发和深⿊⾊的眼睛，⽪肤是晒过或者天⽣的古铜⾊
——萨姆看不出⼆者的区别。他穿着⿊⾊⻓裤和⼀件样式简单
的⿊⾊⾼领⽑⾐，⾐服也藏不住那⾼挑且肌⾁扎实的身材。

“你好，萨姆。”⻋⼦发动时，男⼈说道。

萨姆眨了眨眼。“真瘆⼈。”

⼀种可以称之为“戏谑”的眼神在男⼈眼⾥⼀闪⽽过。“我还
可以让这个过程更瘆⼈。”他的声⾳低沉⼜富有磁性，能牢
牢攫取⼈们的注意⼒。“你叫萨姆·兰登，⼗⼋岁，是埃德·
塔克那个扒窃⼩团伙中的⼀员。”

萨姆不寒⽽栗。没⼈知道他姓什么，塔克都不知道。

“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他说。



男⼈只是久久地注视着他。

这⼈太有魅⼒了，萨姆在不适和⽓恼中想着。

他并⾮对帅⽓的男⼈有意⻅，只是……他不喜欢他们给⾃⼰带
来的影响。萨姆在⾯对帅⼩哥时总会脸红，说话磕磕绊绊，
还会做⼀些蠢事（但那些家伙要么是直男，要么对他不感兴
趣，因此会令情况更加窘迫）。被荷尔蒙困扰的⼗⼋岁可是
⼀点⼉都不有趣的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男⼈说道，“你有麻烦了。你从⼀位身份显赫
的市⺠那⼉偷⾛了两万英镑和⼀条钻⽯⼿链——”

“你们给我下了套，”萨姆喊道，“我从没被抓到过！”

男⼈缓缓眨了下眼，嘴⻆抽动了⼀下。“与这⽆关。重要的
是，你扒窃了⼀⼤笔现⾦和⼀件价值不菲的传家宝并被逮了
个现⾏。⼀般来说，这是要进监狱的。”

萨姆瘪起了嘴。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
“想让你为我们⼯作。”男⼈说。

萨姆也没有特别惊讶。他隐约猜到了⼀些。他知道⾃⼰在某
些圈⼦⾥的名声。“你是谁的⼿下？⽼约翰逊？还是沙维
尔？”

男⼈笑了起来，声⾳沙哑低沉。

萨姆感觉胃都缩紧了，⼤骂⾃⼰⼜受了荷尔蒙的影响。



“抱歉，不是这么厉害的⼈物，”男⼈说，“我为SIS效⼒。”

“SIS。”萨姆默默重复道。

“秘密情报局[1]，”男⼈解释道，仿佛萨姆不知道“SIS”是
什么，“或者MI6，看你喜欢怎么称呼了。”

萨姆看了他好⼀会⼉，然后说：“证明给我看。”

男⼈挑起了眉。“你知道⼀个‘秘密’情报特⼯不会⼴⽽告之
⾃⼰的身份，对吧？”

“⻤扯，”萨姆说，“如果你真是MI6的特⼯，肯定需要什么
证件来向警⽅证明⾃⼰的⾏动由政府批准。不可能每次都要
麻烦你的上司帮你摆平。”

第⼀次，萨姆⻅到那双深邃的眼⾥浮现出赞许的意味，他努
⼒不让⾃⼰整⽚脸颊都泛红。噢，该死的荷尔蒙。

“我喜欢你，⼩红⽑。”男⼈说（萨姆脸红得更厉害了）。
“通常情况下，你说得没错。但严格来说，MI6的特⼯不允许
在英国本⼟开展⾏动，所以身份证件没什么⽤。⼤部分外勤
探员会携带由MI5签发的假身份证件。”

“但你不是？”

男⼈摇了摇头。“我⾪属⼀个没有身份证件的特殊部⻔。⼈
们通常叫我‘11号特⼯’，或者‘11号’。”

萨姆轻声笑道：“‘11号特⼯’？没开玩笑？你可别告诉我还



有个‘007号特⼯’？”

11号特⼯脸上的表情显示他饱受这类问题的折磨。“不，詹
姆斯·邦德和‘00系列’都是虚构的。但MI6不是，我们有些
特⼯确实有⾃⼰的代号。”

“那么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觉得管你叫‘11号特⼯’很蠢。”

“机密。”

萨姆咧嘴⼀笑。“你的名字是‘机密’？真特别。”

“厚脸⽪的⼩⻤，”11号特⼯低语道，“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
字。这不是在针对你。MI6只有两个⼈知道我的真名。”

萨姆靠回椅背，把双腿搭在了对⾯特⼯身旁的座位上。“所
以如果我愿意为MI6效⼒，也会有⼀个代号吗？我能⾃⼰选
数字吗？”

11号特⼯扫了⼀眼他的腿，⼀脸⽆动于衷的样⼦。“如果你
加⼊组织，会先接受⼀段时间的训练。如果在训练期间参与
任务，你会获得⼀个随机代号。就算成功通过了训练项⽬，
你很可能还是叫‘兰登特⼯’。抱歉让你失望了，但⼤部分
MI6的特⼯都没有永久代号。”

“但你有，”萨姆⼀针⻅⾎，好奇地问道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好奇⼼会给猫带来什么下场吧？⼩红⽑。”

“会害死它们。”



“没错。”

萨姆盯着男⼈。考虑到这⼈是个特⼯，他不确定那句话是不
是在开玩笑。

“好吧，”萨姆脸上挂着尴尬的笑，然后皱起了眉，“别叫我
‘⼩红⽑’。”

11号特⼯耸了耸肩。“你打算加⼊我们吗？”

萨姆歪头，看起来有些困惑。“我有其他选择吗？”

“总有其他选择。”11号特⼯说道。

“如果另⼀个选择是进监狱，那相当于没有。”

11号特⼯定定地看着他，⾯⾊憔悴⽽隐忍。“如果你不是真
⼼想为国家效⼒，保护它，那就下⻋吧。我不会阻⽌你。”

萨姆本想翻个⽩眼嘲讽⼀番，但特⼯脸上格外严肃的表情让
他犹豫了。他感觉这个男⼈并不是那种把爱国空话挂嘴边的
⼈。“你是认真的。”

“我当然是认真的。”11号特⼯叹了⼝⽓。“听着，这不是⼀
个很理想的职业。有时你会被迫做⼀些——⼀些你绝对会痛恨
的事情，⼀些会令你恶⼼到不想⾯对镜⼦⾥的⾃⼰的事
情。”男⼈露出了⼀个微笑，但眼⾥没有笑意。“相信我，如
果你不是坚信⾃⼰在做正确的事，不能坚信你的国家需要你
做这些腌臜的事情并且背负着它前⾏，你是不会在秘情局久
留的。”



萨姆扭动着身体，有些⼼神不宁。他不认为⾃⼰有那么爱国
——他从没有过什么效⼒于⼥王和国家的抱负——但也不是完全
⽆动于衷。如果能选择的话，他倒是想⾄少试试站在正义的
那⼀边。更别提如果接受了这份⼯作，他就可以从塔克的
“庇护”中解放出来。这将是萨姆⼈⽣历程中⼗分重要的⼀
笔。

“你的招募⼯作做得也太差了，”萨姆说，“你不是应该让我
相信只有疯⼦才会拒绝这份⼯作吗？”

⼀抹真诚的笑容掠过11号特⼯的⾯部。“可能吧。”

由此，萨姆确信这位特⼯是被命令来招募⾃⼰进⼊组织的——
他本⼈并不同意那项命令，但不得不执⾏。“为什么你不希
望我接受这份⼯作？”

“你太年轻了，”11号特⼯说道，“这种⽣活⽅式对⼩孩⼉来
说太危险。”

萨姆歪嘴笑了。“我不是抬杠，11号特⼯，但我现在的⽣活
⽅式也不⻅得有多安全。”他顿了⼀下。“你们要让我完成什
么样的任务？”

“机密。”

萨姆抱起胳膊，夸张地噘起了嘴。“你真是个糟糕的招募
⼈。”

11号特⼯抬了下嘴⻆。

萨姆叹了⼝⽓，想了⼀会⼉，然后问道：“我会有⾃⼰的公



寓吗？”⼀个家。⼀个属于我的地⽅。

“会的。在你受训结束之后。”

萨姆舔了下⼲燥的嘴唇。“我该在哪⼉签字？”

11号特⼯摸了下微型⽿⻨——直到现在，萨姆才注意到它的存
在。

“他加⼊了。”11号特⼯说道，姿势放松下来，但眼神变得冷
峻。

[1]SIS全称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，是“英国
秘密情报局”的缩写，下⽂的MI6为“英国陆军情报局六处”
（Military Intelligence 6）的缩写，为SIS的代
号，SIS负责海外秘密任务。MI5（Military 
Intelligence 6）正式名称为“英国国家安全局”
（Security Sevice），负责英国本⼟任务。
 
 
 
 

第三章

特⼯训练⽣的⽣活，并不像萨姆想象的那般令⼈神往。

⾸先，SIS的总部——真正的总部，不是⼤众熟知的位于沃克
斯豪尔[1]的那个——有点让他⽑⻣悚然。那⾥到处都是摄像
头。整栋⼤厦智能⼀体化，甚⾄连厕所⾥都有电⼦监控。很



需要⼀阵⼦来适应。谢天谢地，虽然萨姆要和另⼀名训练⽣
共享宿舍，但好⽍那间屋⼦⾥没有监控，给了他们⼀点点起
码的隐私。

但萨姆没怎么顾得上他的房间。他每天训练⼗六个⼩时，有
时甚⾄更久。迄今为⽌，他的训练项⽬包括了体能、武器与
装备、电脑与电⼦系统、外语，当然，还有实战对抗。

⾄少所有的体能训练都卓有成效：他的胳膊练出了很棒的肌
⾁线条，⽽且如果萨姆仔仔细细瞄⼀眼镜⼦⾥的⾃⼰，会发
现他的⼩腹已经有了六块腹肌的雏形。⾄少四块是有的。

话虽如此，他并不能⽤这些新练的闪闪发亮的肌⾁去钓男
⼈；结束训练后，萨姆通常只会累得趴在床上躺⼫。

萨姆不记得上次睡得这么⾹是什么时候了，⾃从……或许⾃从
妈妈去世以后就没有了。他已经不太记得⾃⼰的⺟亲了。有
时，他能回忆起⼀个温暖安全的怀抱和⼀个温柔的声⾳在哼
唱摇篮曲，但这些记忆⼗分模糊，宛若梦境。他不确定这个
梦真实与否。他记不清⾃⼰的妈妈，但却将舅舅脸上厌恶的
表情和每⼀句诛⼼的话语记得⼀清⼆楚，这简直太他妈不公
平了。没⽤的坏崽⼦；你妈应该在刚怀上你的时候就把你流
掉；你就是个累赘；寄⽣⾍。

在舅舅的酒后撒疯中⽣活了两年之后，萨姆逃离了那⾥，但
那些恶毒的话语⼀直伴随着他。他发誓⾃⼰永远不会再成为
另⼀个⼈的负担。

总⽽⾔之，萨姆觉得⾃⼰还算⾛运。⽇⼦本来会更糟，⽐之
前还要糟得多。他的舅舅从来没有在⾁体上伤害过他。他也



没有在⼤冬天⾥被赶出家⻔睡在外⾯过。诚然，在塔克的
“庇护”下也没有多好。

⽐起之前的⽣活，在MI6作为训练⽣的⽇⼦显得单纯⼜美
好。萨姆甚⾄没有留意到他是唯⼀⼀个被安排了如此紧张的
训练课程的⼈。

“我太嫉妒你了。”琪拉——另⼀个受训两周的训练⽣——在萨
姆难得抽出时间吃午饭时说道。“我问过周围的⼈了，这样
的加急训练课程是为特殊任务准备的。那意味着你⻢上就要
参与真正的任务了。”

萨姆点点头。他隐约知道⾃⼰是为了某⼀项任务⽽被招收
的。他对此感到⼗分好奇——⼜有点紧张。但在开⼝说话之
前，他发现琪拉的注意⼒已经不在他身上了。

“‘那位’特⼯正在看我们。”琪拉兴奋地⽿语道。

萨姆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。

当他看到11号特⼯，整个⼈仿佛冻住了。⾃从⼏周前11号将
他送到训练基地，萨姆就再没⻅过这⼈。

11号特⼯和他记忆中⼀样该死地性感。男⼈包裹⻄装⾥的臂
膀好看得要命，他的⽩⾊衬⾐和古铜⾊脖颈的鲜明对⽐——

萨姆把视线从男⼈身上扯下来，坚决地告诉⾃⼰不要再对直
男送秋波。过去的⼏周⾥，他听够了11号特⼯的事迹，知道
这家伙钢管直。显然，如果任务需要，11号特⼯并不吝于出
卖⾁体，他⾊诱了数不清的⼥⼈——如果谣⾔可信的话。



“所以呢？”萨姆耸了耸肩。

“你在开玩笑吗？⾼级特⼯通常不会对新⼈费⼼！他们是精
英， 优秀的群体，⻝物链的顶端——”

“你就是想睡他。”萨姆笑着说，努⼒抑制住回头看11号特⼯
的渴望。直男，直男，直男。妈的，他怎么就记不住教训
呢？

“我当然想了，”琪拉不害臊地说，“谁不想？但这不是重
点。那个级别的特⼯从不会来这⼉。他们总共才有⼆⼗⼈
吧，通常伪装得很深——我的天啊，他往这边⾛了，萨⽶！”

“别叫我萨⽶。”萨姆不由⾃主地纠正道，他望着11号特⼯和
布朗特⼯⼀同朝他们⾛来，⼤脑⻜速运转。布朗特⼯，萨姆
的⽇常训练官，看起来有些不适……甚⾄有点不爽？萨姆不确
定。他在察⾔观⾊上还⽋点⽕候，特别是⽤在被训练过隐藏
情绪的⼈身上时。

“兰登，”布朗特⼯铿锵说道，“11号特⼯将负责你课程计划
中原定于今天下午的折磨与拷问训练。跟他⾛。”

萨姆吞了⼝⼝⽔。他本来并不期待今天下午的训练。他知道
折磨与拷问对所有外勤特⼯来说是必修课——他们理应接受忍
受拷打的训练，这样才不会泄露机密信息。但这不意味着他
毫不畏惧。尴尬的是，他对疼痛⼗分敏感。

萨姆看向11号特⼯。男⼈的表情深不可测，他只是偏了偏
头，示意萨姆跟上他，然后阔步离开。萨姆费⼒赶上了他。

“你好，”萨姆说，“你没向我问好，真没礼貌。”



11号特⼯给了他⼀个似笑⾮笑的眼神，继续⼤步前⾏。“你
好，⼩红⽑。MI6怎么样？”

“还……挺有趣的。”萨姆说道。

“也可以这样讲。”11号特⼯说着，领他⾛进了4A训练室。

萨姆跟着他⾛进房间，紧张地扫视四周。他没看到任何明显
的拷问⼯具，但那些⼯具到底⻓什么样⼦？

“所以你是孤⼉吗？”萨姆脱⼝⽽出。

特⼯脱下⻄装外套扔到了桌⼦上。“什么？”

“你是孤⼉吗？因为，我问过周围的⼈，绝⼤多数训练⽣都
是孤⼉。我认为MI6倾向于招收孤⼉，这有点，呃，操蛋？
还有些可怕，说实话，原因很明显，对吧？我是说——”

11号特⼯笑道：“呼吸，萨⽶。”

萨姆脸⼀下红了。“我在呼吸。我⼀点也不紧张。只是……他
们应该改改训练课程的名字，你不觉得吗？折磨与拷问听起
来太吓⼈了。”

11号特⼯抿了抿唇。“我会把你的意⻅转达给⾼层。”但在这
之后，他眼中笑意消失了，取⽽代之的是严厉和冷峻。“坐
下，萨姆。”

萨姆坐到了房间⾥唯⼀⼀张椅⼦上。这⾥为什么这么昏暗？



“不祥的预感。”他说道，发出⼀声⾃⼰听起来都⼗分尴尬和
紧张的窃笑。他强装轻松估计谁也骗不了。“你要开始折磨
我了吗？”

11号特⼯平静地看着他。“告诉你⼀个秘密：折磨与拷问训
练就是⼀通狗屁。”

萨姆眨了眨眼。“什么？”

11号特⼯饱满的嘴唇拧出了⼀个说不上微笑的表情。“如果
你被敌⽅捕获，没有任何‘训练’能使你准备好⾯对真正的折
磨。”

萨姆感觉嘴唇发⼲。“所以这个训练的⽬的是什么？”

“把意志懦弱的学员淘汰掉。”

萨姆低头盯着地板。“那我猜我已经挂掉这⻔训练了。”

“适当的紧张是正常的。紧张并不使你软弱，关键是不要让
紧张影响你发挥 佳⽔平。事实上，适当的紧张情绪在实战
中很有帮助。能让你不那么鲁莽。”

萨姆忧伤地笑了笑。“你本⼈会紧张吗，在任务期间？”

“不怎么紧张了，”特⼯说，“但我不是新⼿。我不是⼗⼋岁
的⽑头⼩⼦，我有⼗年的经验可以倚仗。”

萨姆抬头看向特⼯。“⼗年？你多⼤了？”很难看出这家伙的
年龄。他可能是处于⼆⼗五到三⼗五岁之间的任意年纪。但
是，有着11号特⼯的⾯部轮廓和古铜肤⾊的男⼈就算到了四



⼗多岁都会出奇地迷⼈。这太他妈不公平了。“机密。”特⼯
说道。

萨姆嘟起了嘴。“你真⽆趣。”他好奇地盯着那个男⼈。“那
么你不会折磨拷问我咯？那我应该学些什么？”

“避免严刑拷打的唯⼀⽅法就是不要被抓到，这就是我要教
给你的。”

萨姆正襟危坐，脸上绽放出兴奋的笑容。“卧底训练？”

11号特⼯也冲他笑了。“是的。但恐怕没你想的那么激动⼈
⼼。”

两⼩时后，萨姆承认他说的是对的。卧底似乎包含了许多⼯
作。这些⼯作冗⻓、复杂，需要⾮常⼤量的学习和准备。

“成为优秀卧底特⼯的关键在于深⼊了解你的伪装，做到不
需要强迫⾃⼰就能以伪装身份的⽅式思考⾏动。⼀刻停顿、
⼀秒犹豫，你的卧底身份就会被戳穿。”

出于好奇，萨姆问道：“你的身份被戳穿过吗？”

11号特⼯的表情凝固了，显得很古怪。“有过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哪⾥做得不好？”

特⼯没有⻢上回应这个问题。

萨姆开始怀疑他是否越过了某条界线时，11号特⼯静静地
说：“当时我接到命令消灭⼀位⽆辜卷⼊事件的⼈，⼀名孕



妇，她⽬击到了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。我做不到。我帮她逃
了。”

萨姆皱起了眉。“好吧，你没做错。”

特⼯的表情消失了。“我花了⼗⼀个⽉潜⼊那个贩卖性服务
⼈⼝的链条。在我暴露之后，MI6⼜花了两年时间才安插进
另⼀位特⼯。”

特⼯没再阐述，犹豫了⼀会⼉的萨姆就说：“我不懂。你仍
然做了正确的事情。”

“我读了那个事件的报告，”11号特⼯说道，他磁性的声⾳此
刻听起来有些空洞，“那些被贩卖的性奴中有⼀些是⼉童。
年幼的——幸存下来的 年幼的孩⼦，只有⼋岁。”他⾯带
微笑直视萨姆的眼睛。“你还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吗？”

萨姆回瞪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如果11号特⼯没有为了救那个
孕妇⽽被戳穿卧底身份，他本可以早⼏年救出那些孩⼦。本
可以，也许可以……

“你是怎么做的？”萨姆⽤⽓声说道。“我在⾯对这种情况时
应该怎么做决定？”你是怎么背负这些活下来的？

11号特⼯抿紧嘴唇。“你要放眼⼤局，把任务和⽣活划分开
来，做你该做的事。 重要的是，你不能在不该多愁善感的
时候⼼软搞砸⼀切。”

萨姆咬了咬腮⾁。

11号抓起⻄装外套套在了身上。“今天就到这⼉了，明天⼋



点有个任务简介。那之后，我们将有⼀周时间完善我们的伪
装身份。”

“等等，什么？我的第⼀个任务要和你⼀起执⾏？”

出⻔之前，特⼯点了点头，⼀抹情绪从眼底划过。

“对了，我的回答是：是的。”他说着打开了⻔。

萨姆疑惑地皱起了眉。“什么回答？”

“孤⼉确实是 佳的特⼯训练⽣。”

然后他头也不回地⾛了。

[1]Vauxhall，位于伦敦市中区的城中城，SIS总部⼤楼就
在这⾥。
 
 
 

第四章

⾏政楼层安静得可怕，和训练中⼼截然相反，那边总是熙熙
攘攘吵吵闹闹的。萨姆⼀般没有到这边来的权限，但⻓官秘
书克劳迪亚通知过他，此次任务期间他会取得必要的权限。

除此之外，萨姆仍然感觉⾃⼰是个冒牌货，他痛苦地认识
到：和任务说明房间⾥的其他⼈相⽐，⾃⼰有多么年轻多么



缺乏经验。他不⾃觉地靠近11号特⼯，毕竟这屋⾥⾃⼰只认
识他。

“请坐。”坐在桌⼦⼀端的⼥⼈说道。

萨姆坐在了11号特⼯身旁，正对着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⼦。

“萨姆。”⼥⼈喊了他的名字，迫使萨姆正视她——⾃从⾛进这
间屋⼦，萨姆就⼀直避免直视她的眼睛。⼥⼈洞彻的视线令
他有些畏缩。“我知道你还是⼀名训练⽣，还需要很⻓时间
才能完成你的训练，但很不幸，我们没有其他符合这项任务
标准的可⽤特⼯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派⼀名训
练⽣去执⾏任务。我相信你能完成使命。如果你做到了，你
的训练过程会被缩短，未来两个⽉之内你就会成为‘兰登特
⼯’。”

“阿曼达，”戴眼镜的男⼦说，“我不认为——”

⼀记眼⼑从⼥⼈——阿曼达——那⾥发射出来，封住了男⼈的
嘴。萨姆知道她的名字⼤概不是“阿曼达”。据说只有极少数
政府⾼层才知道这位⻓官的真实姓名。在特⼯系统内，阿曼
达代号为“C”。她才是SIS幕后真正掌权的⼈物，⼤众熟知
的那位局⻓不过是个幌⼦。有时局⾥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
萨姆不禁会觉得有点夸张，然后他才会想起机密之所以是机
密，并⾮毫⽆缘由。对付恐怖分⼦在他们这⾥就是家常便
饭。

“威廉，请简要叙述任务范围。”阿曼达对眼镜男吩咐道。她
瞥了⼀眼萨姆，⼜补充道：“威廉·梅森是我们情报部⻔的负
责⼈。”



萨姆感激地点点头，有点惊讶于阿曼达居然这么善解⼈意。
他瞅了瞅11号特⼯，发现特⼯的嘴部挤出了⼀个讥讽的笑
容。奇怪。

墙上的⼤屏幕打开了，萨姆盯住了照⽚中的⾦发中年男性。

威廉·梅森清了清喉咙。“这是⽶洛什·布莱斯科，四⼗三
岁，⼀名波兰犯罪头⽬，他的组织是东欧犯罪链条中的重要
⼀环。我们对布莱斯科特别感兴趣，因为他负责为链上的其
他成员供应武器。”梅森抿紧嘴唇。“如果我们的情报没有出
错，他近期要向多个欧洲国家政府售卖核武器。”

萨姆在座位上玩⼿指，瞥了⼀眼11号特⼯，但他的表情令⼈
费解。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些了。

梅森推了下眼镜，继续道：“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布莱斯科在
某个第三世界国家拥有⼀座地下核武器⼯⼚，但仍缺乏证
据。我们迄今⽆法成功定位那座⼯⼚。找到⼯⼚的确切位置
是这次任务的⾸要⽬标之⼀。另⼀个⽬标则是了解有哪些国
家已经从布莱斯科那⼉购买了核武器。问题是，布莱斯科本
⼈极其谨慎多疑。我们⽆法追踪到任何有关核武器的电话和
邮件。他的组织中的电脑⾥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——⾄少联⽹
的电脑没有——我们 好的⿊客也没找到有⽤的证据。但我们
的间谍了解到布莱斯科⼀直将 机密的数据保存在⼀个随身
携带的加密U盘⾥。我们需要那个U盘。⽽且我们必须在布莱
斯科察觉到之前把U盘还回去。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⼀个神
偷来完成这项任务，兰登。”

萨姆皱眉。“为什么要把U盘放回去？”这部分计划使原本直



截了当的任务变得更有挑战性。如果布莱斯科真的像梅森说
的那样多疑，那么他很可能会不停查看U盘确保它待在原
位。他们会有⾜够的时间破解密码，复制加密数据，然后把
U盘放回去吗？

这次阿曼达回答了他，⽤词很谨慎。“因为U盘⾥有⼀些⾮常
敏感的情报。我们不想让任何⼈知道我们有这些资料。因此
只有极个别⼈知道这次任务。”

11号特⼯嗤之以⿐。

阿曼达看向他。“谁允许你发⾔的，11号。”

特⼯挑了挑眉。“我并没有发⾔，⻓官。”

萨姆好奇地在特⼯和SIS的⻓官之间来回扫视。是他的错觉
吗，还是这两个⼈真的看不惯彼此？

梅森咳了两声。“我们会给你⼀个符合我⽅间谍描述的U盘。
你要拿它和真正的U盘调包。这样应该能在你复制数据换回U
盘的这段时间⾥骗过布莱斯科。但是，我们不清楚布莱斯科
多久检查⼀次U盘⾥的数据，所以， 理想的情况下，你要
在动⼿之前打探清楚——当然，不能暴露身份。”他⼜清了清
喉咙。“现在，关于你的卧底身份。布莱斯科是个极其多疑
的⼈。⼀般情况下，他会被保镖重重簇拥，所有接近的⼈都
会经过层层背景审查，根本不可能直接下⼿。但我们了解
到，这个⽉⽉底，他会出现在⼀艘专⻔宴请……宴请和他⼀样
有独特⼝味的有钱⼈的豪华游艇上。”

梅森停顿了⼀下，换了个坐姿。萨姆望着他，不明⽩为什么



这⼈看起来有点坐如针毡。

“什么样的⼝味？”他问道，阿曼达和11号特⼯都默不作声。

梅森挤了挤脸，露出了厌恶的神⾊。

“布莱斯科喜欢年轻的宠物，”阿曼达替他回答，语⽓不偏不
倚，“很年轻，但刚好处于违法边缘的那种。据我们所知，
他不会强迫他们。他喜欢⾃愿贴上来的。他乐于……为他们挥
⾦如⼟，让他们过着奢华的⽣活。我猜这能让他的虚荣⼼⼗
分膨胀。”

萨姆拧紧了眉头。“你是说他喜欢包养糖宝？”

⼀抹熟悉的戏谑在11号特⼯脸上⼀闪⽽过。“你到了知道‘包
养’是什么意思的年纪了吗？”

萨姆在桌⼦下踢了他⼀脚——他满⼗⼋岁了，⼜不是⼩孩⼦！
——然后想说些什么反驳回去，但⼜想到了什么。“等等。你
们想让我当个糖宝？布莱斯科的男宠？”他尽量掩饰这种想
法带来的不安。

“没那么夸张，”阿曼达说，“你会成为拍卖会上的‘宠物’之
⼀。布莱斯科注意到你⽽且想让你当他的男宠的⼏率很⼩。
你会被我们的特⼯拍下。”

“拍下？”萨姆重复道。

梅森叹了⼝⽓。“是的。这次游轮航⾏的组织者为想要购买
‘奴⾪’的有钱乘客们举办了⼀场私⼈拍卖。那些‘奴⾪’并不
是真正掠来的奴⾪，这只是堕落的有钱⼈们⼀种病态的妄



想。我们查过了——这些‘奴⾪’都是⾃愿参与拍卖，并且拍卖
所得会进⼊他们⾃⼰的腰包。他们只是⼀群找⾦主包养的年
轻男⼥，想要尝试幻想被奴役的戏码。”梅森瞪了⼀眼11号
特⼯。“我希望你们明⽩，这场拍卖不是我们的⽬标。别管
它，11号。拍卖很可疑，但那不是MI6要考虑的问题。别逞
英雄。”

11号特⼯点头。“我会尽量抑制住⾃⼰。”

萨姆希望⾃⼰在讽刺⼈的时候，能表现得像11号特⼯⼀样冷
峻。

阿曼达剜了特⼯⼀眼。“请务必抑制住。”

11号特⼯毫不畏惧地吃下这记眼⼑。“⻓官，如果你对我执
⾏任务的⽅式有异议，现在换⼈还不算太晚。你知道这次任
务或许会暴露我的⻓期卧底身份。”

阿曼达抿了抿唇。“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，11号。你
的另⼀个卧底身份不会受到威胁。”

11号特⼯绷紧下巴，⼀⾔不发。

萨姆好奇地看着他们。他想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但⼜突然想到
了另⼀件事。他看向11号特⼯。“你要假扮成我的糖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阿曼达坚定道，⽬光仿佛要洞穿11号，“正如威廉
所说，布莱斯科⾮常多疑。我坚信他会检查所有乘客的身份
背景。我们不清楚他们会查得多彻底。如果你这次任务的伪
装暴露了，布莱斯科会查到你的另⼀重身份，这能保证你的
安全。他只会觉得你耻于暴露⾃⼰堕落的嗜好不敢⽤真名预



定这趟航⾏。”

11号特⼯微微颔⾸。

梅森对特⼯露出些许担忧的神情，继⽽转身递给萨姆⼀个⽂
件夹。“好好研究这个⽂件。你是萨缪尔·惠特⻢什，昵称萨
⽶，⼀个收⼊微薄但花钱⼤⼿⼤脚的孤⼉。你喜欢⽼男⼈，
特别是能给你奢靡享受的那种。你⼗六岁开始就在约会⽹站
上钓过好⼏个糖爹。你在⽹上从⼀个朋友的朋友那⼉了解到
了这次航⾏——这趟航线在某些圈⼦⾥很出名，所以这说得
通。”

萨姆接过⽂件夹，焦急地看着，⼤脑以百迈时速⾼速运转。

与此同时，梅森递给了11号特⼯⼀个相似的⽂件夹。

“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，就来找我，”梅森说，“你有六天时
间帮萨姆做好准备。我们会在萨姆⻜往⼟⽿其之前进⾏ 后
的任务说明，你会在那⼀周之后出发。”

11号特⼯点头示意，然后⾛出了屋⼦。萨姆⻜快地跟了上
去。

“我有个问题。”他在⾛到⼤厅时说道。

特⼯瞥了他⼀眼，没有停下脚步。“你听到了。如果有问
题，就去找梅森。”

“你不是直男吗？你确定你能扮演好⼀个喜欢男宠的糖爹
吗？”



11号特⼯笑出了声。

萨姆双⼿抱在胸前⽓冲冲地瞪着他。“我不喜欢别⼈这样笑
话我。”

“萨姆，”特⼯温和地说，“相信我，这绝不是我扮演过的
奇怪或者 困难的身份，远远不是。”他看着萨姆，微微蹙
额。“你好像还没明⽩。这与我们的个⼈偏好⽆关。这是⼯
作。”他扫了⼀眼萨姆⼿中的⽂件夹。“好好研究你的卧底身
份。努⼒搞明⽩萨⽶的⾏为动机。你的伪装必须毫⽆破绽。
⼀旦出现纰漏，你我都要倒霉。”11号特⼯锐利的眼神扫视
四周，然后靠过来⼩声说道：“阿曼达和威尔有⼀点没告诉
你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不会有后援⼈员。我们只能靠⾃
⼰。”

萨姆张⼤了嘴。“什么？为什么啊？”

“因为我们之前试图逮捕过布莱斯科。我们的特⼯暴露了。
但布莱斯科没有杀他，他⼤肆宣扬了⼀番英国秘密情报局
‘⾮法监视’⼀位‘诚信商⼈’的⻤话。”11号神情不悦。“布
莱斯科与许多波兰政府和欧盟的⼈有联系，⽽且严格意义上
讲，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⼲了经商以外的事情。他
特别擅⻓掩盖⾃⼰的⾏踪，总是狡猾地为所有事情留下后备
计划。英国因此被置于两难境地。官⽅表⾯上并不⽀持这次
⾏动。我们需要证据证明他的犯罪⾏为，但不能承受再次暴
露的代价。那次惨败之后，我们被布莱斯科和波兰政府攥了
太多政治弱点。”

“所以我们想夺回主动权，”萨姆说，“但不能惊动布莱斯
科，以防他再次掩藏⾃⼰的踪迹？”



11号特⼯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。“⼩红⽑有前途啊，我们会
把你培养成特⼯的。”

萨姆⽆论如何掩饰不了⾃⼰的得意。

他在⼼底郁闷地哼哼。

愚蠢的荷尔蒙。


